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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终身未婚的数学家
王淑红

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家立业”。

似乎都把成家放在立业的前面，家是休憩的港湾，是稳固的大后方，好像有家才能

安身立命。而西方很多数学家却与此背道而驰，比如希帕蒂亚、E. 诺特、英年早逝

的数学家伽罗瓦和阿贝尔、微积分的创立者牛顿和莱布尼兹、柏拉图、笛卡尔、帕

斯卡、达兰贝尔、戴德金、切比雪夫、哈代和保罗 •厄多斯。

他们不但没有先成家后立业而且终身未婚。那么促使这些数学家独居终老的原

因是什么呢？这些数学家为什么不走寻常路？为什么对于人世间最美丽的爱情敬而

远之？为什么甘愿孤寡一生？都是我们疑惑的。俗话说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

而男人通过征服世界征服女人，这些数学家为什么只追求征服世界而没有去征服女

人呢？是因性格孤僻、孤芳自赏，还是要为数学和科学事业奉献终身呢？是时代的

因素还是人性的个案呢？

带着这些疑问和好奇，翻开这些数学家成长的足迹，期许能够发现一些端倪。

竟然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这些数学家不娶不嫁，不仅仅是为了事业，还为了更为

崇高的爱情。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伟大学者醍醐灌顶的精辟论断吧。

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是我本人最喜爱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好的作品，

最伟大的情操肯定出自未婚的或没有子女的男性。

歌德说：爱情是理想，婚姻是现实，混淆理想和现实，难免遭到惩罚。

著名的单身作家华盛顿 •欧文说：对已婚男人来说，浪漫爱情的芬芳会在婚后

消散；对单身汉来说，爱情可能沉睡，但永远不会死亡。

绅士的英国人一贯主张单身汉比已婚男人更懂女人，否则的话，他们早就结婚了。

由此看来，这些单身的人士似乎是对爱情有更高的信仰和追求，追求一种纯粹

的永不凋零的爱情之花，而这朵花大多时候生长在心上。

不妨看一些个案，也许我们还会发现点什么。

尽管在二十多岁时，希帕蒂娅的求婚者就络绎不绝，但她要干一番大事业，不

想让爱情过早地进入自己的生活，因此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后来被一群听命于主

教西里尔的基督暴徒残酷杀害，爱情之花尚未绽放便不幸辞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

憾。伽罗瓦因爱情决斗而身亡，一代天才殒殁在爱情的狼烟中，他是追求爱情的，

并且为了追求爱情而死。挪威的数学家阿贝尔一生坎坷，去世后获得各项殊荣，大

概他是因为生存的压力而没有结婚吧。帕斯卡 39 岁时病逝，一生没有恋爱。

作为《数学文化》的忠实读者，每次翻阅都被那些奇妙的思想和故
事深深地吸引，情不自禁拿起笔来描摹终身未婚的数学家，这是《数学
文化》杂志给我的启发和勇气。看数学文化，也参与数学文化，融为数
学文化的一员，是我的莫大心愿。以一篇小文开始与《数学文化》的知交，
同时谨祝《数学文化》越办越好。

从上至下 ：希帕蒂娅（Hypatia），伽罗

瓦（EvaRist Galwa）， 阿 贝 尔（N. H. 
Abel），帕斯卡（Blaise Pa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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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早逝的数学家未婚我们还好理解，可是有

的数学家很长寿，却没有结婚，实在令人觉得蹊跷，

比如被数学史家 E.T. 贝尔赞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

位数学家之一的英国科学家牛顿，虽然也有过对爱情

的渴望，但最终还是因为更加醉心于科学事业而与婚

姻失之交臂，也许对于牛顿而言，科学事业就是他钟

爱一生的爱人吧。

牛顿有两次恋爱经历被传为美谈。第一次是牛顿

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因为瘟疫蔓延，学校被迫放假，

因此牛顿暂停学业回到家乡住在舅父家中，正值 23 岁

青春年华的牛顿与表妹一见钟情。牛顿喜欢表妹的美

丽、聪颖、好学和富有思想，表妹则喜欢牛顿的渊博

和远见卓识。他们经常一起散步，牛顿即兴地长篇大

论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表妹即便听不懂也表现出很

大的耐心，饶有兴味地聆听。牛顿心里暗喜 ：“这个可

爱的女子认为我的所思所讲非常有趣，一定是我本人

很不错，而且她也一定是聪慧机敏的非凡女子。如果

她能协助我一起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夫唱妇随、珠联

璧合，何其美哉乐哉！”但想象中的美好却并不总是

能在现实中兑现。由于牛顿生性腼腆，所以未能及时

表达出自己的爱慕。又由于瘟疫结束后牛顿重回剑桥

大学，没有重视自己的个人生活，全神贯注地沉浸于

科学研究，遂把远方的表妹抛之九霄云外。表妹误以

为牛顿对自己冷淡，遗憾地另嫁他人。这是牛顿因醉

心于科学研究而丧失的第一次婚姻契机。

与第一次爱情擦肩而过之后，年轻的牛顿并没有

停止蠢蠢欲动的青春勃发的心，时而也有对浪漫爱情

的炽烈向往。有一次，青春的激情点燃了牛顿的爱情

之火，牛顿轻轻地握着一位美丽姑娘的手，含情脉脉

地注视着她，似乎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在这千钧

一发之际，他的心思却忽然飞跃到无穷小量的二项式

定理。他竟然如梦似幻般下意识地抓住姑娘的一个手

指，当做是通烟斗的通条，硬往烟斗里塞。姑娘痛得

大叫，他才从二项式定理的梦中清醒。面对惊吓过度

的姑娘，他连忙柔声地道歉：“啊！亲爱的，饶恕我吧！

我知道，我是不行了。看来，我是该打一辈子光棍！”

宽容的姑娘饶恕了牛顿的无意之为，但却无法理解他

为何如此醉心痴迷于科学，断然离开了牛顿。牛顿的

第二次爱情就这样被扼杀于襁褓，幻化成泡影。

此后牛顿再没有萌动火热的爱情。他痴迷于科学

研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乐享其中，连做梦都是宇宙、

世界。往往顾不上打领带结、系好鞋带和扣好马裤就走进

大学餐厅。牛顿把他旺盛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科学

事业，把科学当做了为之倾心和相守一生的爱人。据心理

学的分析，很多成年的问题都可以从年少时找到答案，也

许牛顿少年时代在一首诗里表白的远大抱负就注定了他终

身未婚的命运吧 ：

世俗的冠冕啊，我鄙视它如同脚下的尘土，

它是沉重的，而最佳也只是一场空虚；

可是现在我愉快地欢迎荆棘冠冕，

尽管刺得人痛，但味道主要是甜；

我看见光荣之冠在我的面前呈现，

它充满幸福，永恒无边。

牛顿（Newton, 1643-1727）


